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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东西互望：超现实主义与东方艺术

花晖

艺 · 见

从古玩到潮玩：被重新定义的艺术收藏
“人人都是收藏家”是“自贸数艺”喊

出的响亮口号。作为上海自贸区文化板

块全新打造的数字文物艺术品交易平

台，“自贸数艺”正式上线以来，相继推出

了“秋庭戏婴图”等国潮低格像素风作

品，以及“登月兔”“马克兔”等一组风格

各异的主题拍品。

一个有趣的呼应是，不久前于苏河

湾正式落地的“上海苏富比空间”，亦喊

出了一句“好收藏不必等”。其BuyNow

微信小程序及中文官网双平台与线下体

验同步面世，在珠宝、手袋、街头潮流等

跨门类收藏中，以“一口价”形式帮助大

众“零等待”收入心头好。

艺术品拍卖与收藏，这一原本看似

遥不可及且略带神秘的“云端”爱好，在

今天已衍生出一条极度亲民的进化分

支，而无论是老牌抑或新兴交易平台，都

在敞怀拥抱并全力加速这一迭代，艺术

收藏亦在此过程中，为综合国力水平、社

会消费结构、分化受众审美、媒体信息技

术等诸多不断更新的力量所合围驱动，

实现着定义与形式的持续演进。

古玩还是潮玩
这不是一个问题

提起古玩这一略带年代感的名词，

常人的刻板印象便是金贵。中华五千年

流传下灿若繁星的文化财富，书画、陶

瓷、玉石、铜器、钱币，哪一样不是学问

大、门槛高，拿到拍卖行里小锤子敲下

来，都是天文数字。普通老百姓不如打

开平板重温一下《我在故宫修文物》开开

眼，顺手把掌心的核桃盘出包浆，四舍五

入算是有了乾隆同款“万岁子”。

坊间亦流传着《文玩核桃》一首，诗

曰“掌上旋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

涌，何年是白头。”一通大白话将强身健

体、乐在其中的核桃时光，倒也描绘得颇

具沉浸感。此诗千回百转，已成乾隆之

作，且不去细究出处，但回到古玩本身，

可以想见，其金贵一方面源自岁月筛滤、

万中留一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则源自独

具美感、富含诗意的可玩性。若基于这

两个层面去辨析，便不难理解今日潮玩

之兴起、及其大张旗鼓地涌入艺术收藏

的官方序列。

那么相较于正儿八经的“老一辈”古

玩，可跻身艺术收藏的潮玩究竟有哪

些？玩偶总动员便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故

事。故事的开端照例是这样的：很久以

前，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两只类熊形生

物 ，一 只 叫 BE@RBRICK，另 一 只 叫

KAWS，他们五彩斑斓、变化多端，常以

不同的混搭样貌示人，迅速捕获了全球

年轻人的心。当然，从童话回到现实，这

个故事其实也就发生在千禧年之后，热

点事件包括KAWS曾于2018年在长沙

国金中心楼顶矗立起两座8米高的巨型

公仔雕塑，蓝白双色外加标志性的“XX

眼”，成就了一处火至今日的网红打卡

地。之后的故事国人便愈加熟悉：本土

品牌“泡泡玛特”几乎以一己之力，将手

办、盲盒等潮玩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市场

普及，大有与KAWS等舶来品牌齐头并

进之势。

由玩偶到艺术品、由收集到收藏，这

无疑实现了两组定义的高能跃迁，而跃

迁能量的核心来源，便是泡泡玛特们在玩

偶的外壳中注入了当代艺术的灵魂，并设

置出一个强调稀缺性与可玩性，贴合年轻

人喜好、激发年轻人消费的收藏新议程。

一方面，韩美林、菲利普 ·考尔伯特、

蜷川实花、迪斯尼、漫威等知名艺术家及

厂牌，纷纷成为泡泡玛特的座上宾，小小

的玩偶成为天书笔墨、新波普、超现实主

义的实验场，从而摇身一变为美学表达

的载体。而更多的新生代插画师、玩具

设计师，亦在泡泡玛特身上找到了展现

自我的秀场，持续催生出MOLLY、DI 

MOO等年轻人主理的招牌系列。潮玩

的鲜艳夺目、不甘平庸、甚至自带些许的

二次元气质，无一不反映着当代艺术走

向的一种可能，亦契合了当今青年一代

多元的审美需求。

另一方面，除了不断突破边界的联

名，被潮玩发挥到极致的还有限定。比

如与街头文化、运动传奇紧密相连的限

定版球鞋便是历史最为悠久、深为玩家

熟知的潮玩品类之一，早已受到拍卖行

的认可。而在玩偶领域，最基本的操作

便是大尺寸的限量推出，在7厘米的

100%标准版上，400%及1000%的限定版

本，进一步推升了收藏价值。值得一提

的是，在数月前结束的北京保利秋拍潮

流艺术专场中，MOLLY1000%“炉火纯

青 · 燃”以23万成交价一举刷新中国潮

玩收藏单品全球最高拍卖纪录。此特别

版为青花釉结合金缮、锔瓷等中国古代

瓷器修复传统技艺，由景德镇匠人手工

完成，其价位与制法显然已经大大超出

了玩偶的既有范畴，彻底模糊了潮玩与

传统艺术品收藏的边界线。

小钱还是大钱
这也不是一个问题

6月中旬，上海展览中心迎来了冉起

当代艺术博览会，亦是这个在海外运营

了 24年的艺展品牌首次登陆上海市

场。冉起的口号叫做“爱艺术，乐收藏”，

其英文名字AffordableArtFair则更为

直白，用官方话语来说，就是以“友善价

格入手产生共鸣的作品”。整个展览总

量为千余件作品，价格则控制在千元至

十万元区间，较之传统拍卖行，的确称得

上是“友善”二字了。

与苏富比、佳士得等老牌大行一样，

冉起看好中国，自是期待与信心满满。

一来中国国力持续增强、稳步上升，尤其

是疫情后风景独好。国际经验表明：当

人均GDP达至2000美元水平线时，大众

的艺术购买与收藏意愿开始萌发；达至

8000美元时，艺术交易进入旺盛期。

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

人均GDP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

上，潜在的艺术品市场预计达数万亿元

规模。

二来更为关键的是，今天的上海、今

天的中国，正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融入

并引领着世界文明体系，这是对东西方

文化的包容并蓄、对多元化艺术的感知

与促进。中国的年轻一代，通过系统的

美育学习、丰富的文化活动、便捷的信息

渠道，对于艺术鉴赏与投资，培养起了充

分而独到的见解、以及勇于尝试与探索

的极大热情。

潮玩周边、中小幅油画、小比例雕

塑、入门级珠宝构成目前年轻人的收藏

主序列，而这一通路正随着他们的成长

而指向更核心、更重量级的收藏领域。

在苏富比最近披露的年报中，新竞标者

数量超4成，而其中千禧一代高居三分

之一，ART021提供的数据则进一步显示

我国新藏家大都集中于25至30岁，远低

于海外平均年龄。这亦是为什么今年上

海的冉起艺展，在讲座、导览等常规设置

之外，着重提供一对一的艺术咨询，旨在

根据参展者的偏好与预算，给出专业的

导购意见，再引其官方话语，便是力求

“陪伴艺术爱好者从零到一的成长，进阶

藏家身份”。

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类似冉起的

艺术机构跑步进场，艺术收藏也将逐步

成为国人一种丰俭由人的文化消费行

为、一种享受艺术的精神生活方式。

虚拟还是现实
这倒是一个问题

自Beeple的NFT作品《每一天：前

5000天》于佳士得网拍中以约4.5亿元落

槌后，2021在一片欢呼声中被奉为数藏

元年。毫无疑问，艺术收藏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此时此刻都在加快数字转型，但

当狂热降温，如何“脱虚向实”的讨论持续

不断。那么问题来到今天，当线上拍卖进

入各交易平台的核心业务圈，数字藏品亦

迅速成熟为一个市场品类后，艺术数藏除

了拓宽文创衍生矩阵的收益边界，更关

键、更具社会责任的功能应是什么?

一个值得肯定的实践是上海博物馆

依托自行研发的“海上博物”平台，伴随

热门展览推出相关数字藏品，如“从波提

切利到梵高”中卡拉瓦乔的《被蜥蜴咬伤

的男孩》、梵高的《长草地和蝴蝶》；“宅兹

中国”中的商鞅方升、西周保卣。类似的

探索亦有湖北博物馆推出的“越王勾践

剑”数藏、河南博物馆的“妇好鹗尊”数藏

等。这些连名字都是考题的国宝级文

物，经由数字化创作，得以零距离地为网

友所接触与认知，所产生的数字艺术形

象更是广泛介入影视、游戏、动画、玩偶

等跨媒体的二次创作中去，从而进一步

激发大众尤其是海内外年轻一代回归线

下展厅、走近中华文化的兴趣。

而在蚂蚁“鲸探”等头部数藏交易平

台上，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忆”组合

已焕然上线，古风造型的“琮琮”“宸宸”

“莲莲”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寓意与故事，

就等着你去发掘；还有“C919大飞机”这

一新闻里的大明星，你难道不想收藏起

来再去亲自坐一程吗？

无论是虚拟还是现实，也无论艺术

收藏如何被不断地重新定义，向美、向

真、向善，永远是我们亲近艺术、拥抱艺

术的原因。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
学院副教授）

“他们废弃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
美学，他们轻蔑调和的法则，与古典约
束的无视，因此他们可以说是法兰西画
坛的前哨兵了。”这是中国艺术家梁锡
鸿于1935年对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所
作的评论。20世纪上半叶，西方超现实
主义艺术家们从东方书画和禅宗思想
中汲取灵感，同时东方艺术家也望向西
方，试图引入新美术以改造社会。将近
70年后，作为“中法文化之春”的重头戏
之一，“本源之画——超现实主义与东
方”特展亮相上海西岸美术馆，试图重
新审视超现实主义，通过胡安 ·米罗、安
德烈 ·马松、赵无极等人的作品，展示西
方超现实主义绘画与东方文化的关
系。在亚洲范围内，以超现实主义与东
方艺术交流为主题的展览较少，本展览
亦是上海第一次举办该专题展览，具有
极高的观赏性与学术性。

从西方望向东方

西方艺术家学习借鉴东方艺术的
两个高潮是印象派和超现实主义，区别
在于印象派关注东方艺术的符号和元
素，超现实主义则更关注东方精神和艺
术技法。当安德烈 ·马松、胡安 ·米罗等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东方时，
单纯挪用东方元素已不能满足其需求，
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东方艺术之精神和
技法。

安德烈 ·马松是早期法国超现实主
义画家之一，其作品被认为是超现实主
义和抽象表现主义之间的桥梁。马松
于1914年入伍，在战争中受伤并被送
至战地医院休养数月。战争带来的创
伤体现在其早期作品中，他经常描绘战
斗场景、死亡、鲜血、鸟类和鱼类等回忆
场景，进而发展出一种能够保留绘画偶
然性、以进入潜意识为目的的创作方
式，即“自动书写”。
“自动书写”与当时一种名为“精致

的尸体”的游戏有关。何为“精致的尸
体”呢？这是一种集体创作的语言游
戏，规则是每位参与者依次按主语—动
词—补语的顺序写一个句子的一部分，
但他并不知道前一个人写的是什么。
最后，将每个人写下的词拼接成完整句
子并读出来，这往往能产生一些颇具创
意的诗歌。此游戏的目的是去除介于
人类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隔障，解放被
压抑的心理活动。后来这种创作方式
被应用于绘画，或者说是涂鸦。第一位
涂鸦者在被折叠过的画纸的第一个折
面涂鸦，并规定画完后留一个线头给下
一个折面，以便下一位涂鸦者接着线头
继续创作。当所有折面都画完后，这张
纸展开便成为一件完整作品。通过这
种方式，艺术家们经常创作出令人惊讶
的作品。他们利用随机性开展创作，使
作者不受理性和逻辑控制。

马松受到这一创作方式的启发，将
“自动书写”推进一步。在本次展览的
作品《乡下人》中，作为一位曾接受过学

院训练的艺术家，马松如何在创作中摆
脱理性控制呢？他首先将一张画布平
放在地上，然后把黏胶泼洒于画布，再
将沙子洒向画布。于是沙子会黏在画
布的胶水上，形成不规则形状。这是一
个快速发生的过程，目的是减少思考时
间，避免理性影响创作。接下来，马松
迅速描出轮廓，完成绘画。

然而，即使通过这种方式引发随机
创作、摆脱理性控制，许多作品中也经
常出现相似形状。创造一种技巧来逃
离某种规范是可能的，但“自动书写”真
的能让创作者逃离所有规范吗？潜意
识真的能不受理性控制而发挥作用
吗？马松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尝试从东
方艺术中寻找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马松流亡美国，借助波士顿美术
博物馆丰富的中国绘画收藏，他对东方
艺术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入。回到法
国后，马松创作了一批不受透视约束的
风景画和动物主题水墨画。本次展览
中马松创作于1945年的《遭雷击的树》

与明代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 ·西山雪
霁页》形成呼应，闪电与雪霁亦都是易
逝之物。马松的动物主题绘画与明代
孙隆《花鸟草虫册》被放在一起供观众
欣赏。在这些作品中，马松对于“神似”
的追求超越了“形似”，留白占据了重要
地位，线条也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

马松受到中国古代书画影响，米罗
则偏爱日本绘画中的抽象与诗意。
1920年代，米罗在巴黎认识了马松等
超现实主义画家和作家。他们改变了
米罗的艺术观念，不仅让他打破了以往
对绘画与诗歌的区分，还激发了他对于
东方艺术的兴趣。米罗创作于1953年
的《长卷》在本次展出，这一艺术形式便
来源于东亚卷轴画。

让 ·德戈特克斯的作品呈现出一种
类似中国画论“气韵生动”的感觉，他曾
研读日本禅学思想家铃木大拙的著作，
受其影响创作出一系列富有禅意的作
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多借用日语词作
为标题，但与词语原意保持距离。例

如，本次展出的作品《风生》原名为“Fu 
ryu”，对应日文汉字“風流”，本意是日
本中世纪以后的一种审美价值，与“侘
寂”相对。德戈特克斯在此却只挪用了
其汉字表意即“风的流动”。他用画笔
在擦掉了一半的手稿页上移动，留下的
痕迹如同风吹过湖面泛起涟漪。
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东方艺术家来

到巴黎学习绘画，加入并影响了超现实
主义运动。本次展览中“亨利 ·米肖与赵
无极”一节便再现了当时的跨文化交流。

赵无极刚到巴黎时，其作品多描述
城市场景或静物。受到亨利 · 米肖、保
罗 · 克利、胡安 · 米罗等从事抽象创作
的同行影响，他也从描绘具象走向抽象
艺术。

将赵无极带入抽象创作的是一位
生活在法国的比利时诗人亨利 ·米肖。
米肖曾游历中国、印度和日本，留下了
一部重要的传记《一个野蛮人在亚
洲》。从亚洲回到巴黎后，他开始创作
一种具有东方意蕴的水彩画和水墨画，

风格也越来越走向东方。米肖学习庄
子和老子言简意赅的写作手法，进而追
求简洁的画面。他不懂中文，于是用钢
笔或画笔在纸上画出心中的汉字，从而
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
符号虽然没有意义，却显得颇为生动。

乍看上去，亨利 · 米肖和赵无极的
作品似乎并非同一种表达方式，但他们
拥有共同的艺术追求。米肖向中国、日
本艺术靠近；赵无极这位来自东方的艺
术家却融入到西方现代绘画创作中。
米肖年轻时曾游历过上海，将近一个世
纪后，他的作品又回到上海，实在是特
别的缘分。

从东方望向西方

随着《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出版，超
现实主义运动在巴黎开展并迅速传遍
世界，到达北美、南美、北非和东亚。日
本艺术家在1925年接触到超现实主

义，它首先被诗人们所关注，随后在画
坛产生影响。1930年前后，福泽一郎
的前卫绘画和风格开始为人所知，并被
评论家称作“超现实主义”。到了1931
年，日本“独立美术协会”首次展出超现
实主义作品。同年，布勒东的超现实主
义著作被译为日文。次年，“巴黎—东
京新兴同盟展”展出基里科、米罗、恩斯
特等著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
然而，动荡的社会和战争的阴云使得超
现实主义在日本发展出新的内涵。它
在日本并非是一场通过克服现代理性
而获得现实的运动，反而代表了一种与
现实分离的幻想绘画风格。此外，日本
超现实主义绘画也逐渐表现出与禅宗、
浮世绘等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趋势。

日本超现实主义热潮波及面颇广，
影响了在日留学的中国年轻艺术家。
1935年1月，留日艺术家梁锡鸿、李东
平、赵兽和曾鸣等人在东京成立了“中
华独立美术协会”，这是继决澜社之后
最引人注目的现代艺术团体之一。同
年，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艺术刊物《艺
风》出版了一期关于超现实主义的特
刊，载有赵兽所译布勒东的《超现实主
义宣言》。白砂也在此刊发表了《超现
实主义诗二首》，其中一首出现于西岸
美术馆的展览中。
“超现实主义”成为当时年轻艺术

家开展创作和理论思考的关键词。超
现实主义在中华独立美术协会艺术家
笔下，一方面被解读为西方先进艺术精
神，另一方面迎合了上世纪30年代中
国前卫艺术家呼吁艺术改革的需求。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借此风潮举办了两
场重要展览，分别是1935年于杭州举
办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第一回展”和
同年年底于上海举办的“中华独立美术
协会第二回展”。至此，超现实主义艺
术正式进入中国。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超现实主
义”来自多个方面：既有法国超现实
主义的影子，也吸收了日本艺术家改
造过的超现实主义，还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和社会背景影响。这些中国艺术
家的“超现实主义”观念，容纳了当
时社会的不同话语，已逾越了它在法
国的原有意义。可以说，它既是中国
本土艺术家自发性与独创性的表达，
也是源自内在不满与革新需要而触发
的运动。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欧洲艺
术家不满当时艺术状况，积极借鉴东
方艺术的技法和精神，推动超现实主
义运动继续发展。

上世纪30年代，东西方艺术家在
遥望中互相学习，都希望借鉴对方艺术
的形式和精神来改造自己的文明。中
国艺术家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挪用与
马松、米罗对于东方艺术的挪用形成了
有趣的呼应。或许本次展览墙上白砂
的诗歌正提醒观众，东西方艺术曾以这
样的方式在百年前相遇。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
究生）

陈子明

▼安德烈 ·马松是早期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之一，其作品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表现主

义之间的桥梁。图为“本源之画”展出的马松创作

于1945年的作品《遭雷击的树》

▲“本源之画”展

出的清代龚贤《山水

图》册局部，与超现实

主义绘画形成微妙的

呼应

 与马松等超现

实主义画家和作家的

结识，激发了胡安 ·米

罗对于东方艺术的兴

趣。图为“本源之画”

展出的胡安 · 米罗作

品《女人与鸟》


